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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对神性缺失的中国土地进行精神的提升
 

2009-12-28 8:34:38 作者：王端廷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专稿  人气指数：64 字号：【大 中 小】  

注明：未经本站允许，请勿转载！

摘要：从整体上看，我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种最基本的来源和本土性，即黄土高原的山与人的整合形态，把山当作人来画，从人

身上看到山的精神。实际上，今天回过头去看，这种东西是对中国民族性的诉求，想让民族性有一种提升，一直到现在我的创

作都贯穿着这种意识——强调一种力度、一种力量，一种自于历史和土地的力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大地之歌》

最有代表性。

丁方谈《大地之歌》系列 

采访时间：2009年6月7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丁方寓所 

丁方：画家，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教授 

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王端廷（以下简称“王”）：你是八五新潮美术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你的成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所以，是

不是以那个时期的作品作为你的代表作更合适一些，那些作品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还是尊重你自己的意

见。 

丁方（以下简称“丁”）：从整体上看，我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种最基本的来源和本土性，即黄土高原的山与人的整

合形态，把山当作人来画，从人身上看到山的精神。实际上，今天回过头去看，这种东西是对中国民族性的诉求，

想让民族性有一种提升，一直到现在我的创作都贯穿着这种意识——强调一种力度、一种力量，一种自于历史和土

地的力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大地之歌》最有代表性。 

王：你的《大地之歌》是单幅作品还是系列作品？ 

丁：是系列作品，有许多作品。但1993年创作的这幅是《大地之歌》系列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王：我觉得你的艺术价值，你的作品的整个指向始终是对基督教精神的呼唤。你的这种追求是对基督教精神的肯

定，这是你的起点。对基督教精神的呼唤与对中国西北大地精神的发掘，这两种东西不矛盾，是用西方基督教精神

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 

丁：我其实是希望对神性缺失的中国土地进行精神的提升。 

王：那我们着重谈谈这幅作品，从技术、语言和内涵各方面一点点谈透。 

丁：这幅作品经过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我的看法是一方面它是过去自黄土高原以来对人、山和民族精神三者的关

系衔接，把我当时在黄土高原体会到人和山的关系，以及人、山与中国民族精神关系表现出来。第二点从创作的脉

络来讲，山与人的关系称之为高点透视对大地的一种俯瞰，而且大地又是中国的大地，这种特征是我目前创作的一

种基本形式。过去，我探索过很多种样式，有些样式暂时搁置一边，没有再继续把它的内在潜力进行发掘。但以这

个特征为主的方式，我现在一直在延续其脉络、线索，继续发掘其各种潜能，这种潜能包括构图上的变化、光色的

变化，尤其是肌理，表现肌理，因为这幅画过去是油彩作的，现在我着重肌理表现，为了把中国西北的地理特征表

现出来，而放弃了油彩，因为油彩的表现力是有限的，表现厚度是不行的。必须用综合材料，水性材料包括乳液、

硖石胶、大白粉、立德粉以及混合凝胶剂等多种水性媒介材料起混合作用，实际效果要比看画面对人的视觉冲击感

受要强烈得多。 

王：比看印刷品要感受强烈得多。 

丁：是比看这幅原作感受还要强烈，这幅还是油彩，塑造力还是有限的。当时我是通过油彩的表现方法探索表现中

国土地的可能性，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个方向现在仍然在沿续，只不过是像倒漏斗形一样，越走越

宽，而且是我目前最倾心、最关注的方向，其他的方向如《呼唤与诞生——面具》和《走向信仰系列——人物》等

就暂时搁置，可能以后还会拾起来，但这个方向我现在最感兴趣。感兴趣在于精神内涵上，它里面所贯穿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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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神四重结构，尤其是大地与人，神性与民族性，这几者关系一直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探索通过水性材料

表现这些精神内涵 的可能性。因为水性材料非常迷人，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有高浮雕式的，也可以用薄的画法

把中国水墨的感觉结合起来，有一种自然的流淌，很薄，比油彩的表现力大得多。 

王：你寻找的不单单是艺术语言的问题，可能更重要的还是人类的伟大精神。 

丁：你讲的非常重要，我刚才只涉及到艺术语言，实际上更重要的核心在于，我在艺术语言上的寻寻觅觅，目的还

是为了承载一种精神。有人可能认为艺术应该是纯粹的艺术，不要有任何其他的因素，不要有政治的、道德的、历

史的因素的介入，任何非绘画的成分都不应该有，这是西方现代美术纯形式的思路，但我认为这在中国不合适。连

精神都没有了，还搞什么形式。 

王：我们看到，八五新潮美术是一个价值取向比较多元的格局，但是，更多的人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社会学的角

度，对中国既有的艺术规则和社会学陈规进行批判，你八五新潮美术时期的创作就显得比较独特，你也许不是唯一

的，至少也是少数几个注重人的灵魂和精神诉求的艺术家，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从艺之初也正好赶上了八五美术

运动，赶上了那个时代，你把你的艺术创作、你的思考确定在这个方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向。我注意到，其

实王广义在早期也画过一些带有基督教精神呼唤的作品，但是他后来还是转向社会学了，他没有坚持下来。而你从

八五到现在快三十年了，一直在坚持这种追求，坚持这种探索，一直在往更深的深度发掘。我觉得你的价值观还是

从西方起步的，你首先是油画家，油画是从西方引进的，你八五时期那些作品的图像构成，是直接借鉴于西方的。

但是，我们知道，具有人本主义世界观的西方人只把人当作有灵性的对象，他们不把一个自然物体，比如说风景，

你说的大地，还有静物等各种各样的客观自然现象当作有神性的客体，而你的《大地之歌》作品显然又不同于西方

观念，我觉得你的着眼点还是中国这片大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你不完全是对西方的模仿和移植。你的这种

转化是怎么产生的？特别是你反复多次到过西北写生，包括你所画的人像基本都是从西北来的，你的大地是黄土高

原的大地，而不是江汉平原的大地，为什么你特别迷恋西北，迷恋西北这片土地？ 

丁：你提的问题非常关键，也是我一直到西北，或者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进行体验、思考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因

为中国的地方那么多，啥地方都可以去。我注意到在国内画西北的人非常多，但是一般画西北的，大都是一些客观

对象或景物的表现，例如描绘陕北农民扎着头巾，欢天喜地地跳秧歌，或者是高山大河，自然风光。在我看来，这

样的艺术表现缺乏哲思性，它只是像照片，或者是粉饰生活。 

王：一种风情式的猎奇。 

丁：对，一种风情式的东西，那么我向来认为对生活怎么看，完全在于观念，看你用什么眼光，你有眼光就能看到

本质，没有眼光就和老百姓一样，看到的是表象。我要想具备这种眼光，我必须要有一定的哲思，就是希腊人所说

的哲思，我的基本框架是德国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这种存在主义不是通向萨特的虚无之境，它还是类似海德格尔的

神性呼唤。海德格尔讲的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一个人要建立看世界的宇宙观，一定是天、地、人、神四维结

构，如果只有天、地、人，没有神的出场，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最后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归宿、指向。那

么，有了这种基本的框架和哲思，我对于中国西北大地的观察，要深入地挖掘它生存支柱、它的重负以及它的苦，

我认为这是它的本质。后来我也研究地理学，知道中国西北在卫星遥感地图上就是黄巴巴的一片，从地理上它是不

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其中以甘青黄土高原的西海为最，它聚集了几十万人或上百万人，但它原本是不适合人类居住

的。欧洲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它地貌平远。中国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寒暑分明，风大，雨水少，无霜期

很短，对农作物生长非常不利。 

王：很贫瘠的。 

丁: 所以祖祖辈辈在这里生存，人要获得生存的资源必须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你看西北人，别说老人，就是小孩

都具有风霜刀刻的皱纹。我看放羊的小孩，才十来岁，脸上的皱纹是风霜打出来的，不是一般的笑纹，这一点我很

敏感。所以他们自古以来就唱信天游这一类民歌，民歌的主题无一不是能够吃饱，基本陕北民歌里的主题是你怎么

才能吃得饱——最低的生存标准。包括黄河地理情况，我也了解，在青海段，虽然比较狭窄，还是比较郁郁葱葱，

水的流速也不快，到了晋陕峡谷，南北向走，出了河套，有谚语“黄河富宁夏”，河水进入这里就非常湍急，而且

对晋陕黄土高原进行切割，切割的结果是大量的泥沙流下，一直流到风凌渡，到河南灵宝县，然后转向东流。晋陕

黄土高原切割下来的每年有上千万吨泥沙聚集形成悬河。所以这里黄河的流速慢了，但是从河南到天津的入海口落

差是非常小的。那里的河是在人头上，是悬河，所以黄河在这段发水最多，河床比平地高。我了解到，为了治水，

几千年以来就有了黄河的夯号，打夯筑坝。随着河床的增高，堤岸也在增高，这是悬在人头上的剑，这是世界上任

何大河流所没有的高差——从海拔6700米到海平面，这是中国的特征，黄河、长江都是这样，尤其是对于这样的切

割和泥沙形成的悬河。黄河的夯号非常苦涩，完全是讲人的命怎么苦怎么认，大家一定要争取生存的机会。河水冲

垮堤坝是绝对的，而能用堤坝防住河水是偶然的，就这么一个命。所以我想，中国人所具有的这种悲剧性的宿命，

在中国历来的文艺作品中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表现。所以悲剧性是我的一个主题。你看画面上坑坑洼洼这种沧桑实际

上是我对悲剧性的表现。悲剧性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态——风蚀地貌，下面再说。我认为中国人的灵魂怎么这么

轻，戏剧、文学作品中，最具悲剧性的作品也就是两个情人不能终成眷属。 

王：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 

丁：是啊，真正的大地的、生命的悲剧没有。相反在欧洲在其他地方产生过大量非常宏大的悲剧。在那些地方，人

不存在绝对性的悲剧性环境，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舒服的。地中海，希腊的古典悲剧，实际上地中海资源非常丰富，

我们都去过。但是恰恰在中国，本来就苦得要命，每年都会发水，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几十万人被卷走。我也曾经



考察过，发洪水是非常厉害的，洪水一发起来，人不是被水淹死而是因泥石流致死。树木、石头稀里哗啦一冲过

来，人根本跑不了。这种苦难的悲剧性艺术在中国历史性地缺失，跟神性的信仰在中国历史性地缺失是一样的，这

是我不服气的地方，中国迟早要有人把这些表现出来。这是铁定的，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每次治水尤其在盛世，

像汉武帝时代，都有非常庄严宏大的仪式，发誓要把水治好，但从来都没有治好过，也是不可能治好的，都是先天

命定的。所以对这种悲剧性命运的表达，成为我的以《大地之歌》为代表的许多作品的主题，它们都是对以西北为

母题的天、地、人几者关系的关注。这是中国的苦难，它有非常独特的指向和标志，就是中国式的，任何其他民族

都不具备，其他河流在地理环境上都要比这里好得多，即使尼罗河也泛滥，泛滥很浅，人可以跑，洪水走后又是一

片沃土，还是好事呢。只有中国河水泛滥是要人命的，所以综合以上我感觉为什么中国悲剧性的艺术的缺失，因为

缺失信仰，没有神性。凡是最伟大的悲剧性艺术，都有神性的到场，才能使伤口弥合，它就是这么一种关系，这在

思想范畴和精神范畴里中国式的宿命论，也是我一直关注的东西。这种历史性的缺失迟早要有人来弥补。当然这是

一个宏大的命题，我想做一个试行者，进行一番探索。当然也有人说不符合现在的行情或现实，现在都走社会学的

路子，能够在艺术市场或艺术效果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这样做是一个非常漫长遥远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不懂，但

是我认为它很重要。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思想。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画面的肌理为什么让我感兴趣，因为我到西北

几十年，发现西北有一种最独特的中国式的地貌——风蚀地貌，它不是水蚀地貌，不是水冲刷出来的，是风刮出来

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雅丹地貌，雅丹地貌就是中国的，其他地方没有。它也不是丹霞地貌，丹霞地貌是像黄龙、

九寨沟这样的喀斯特地貌。雅丹地貌有一个发育过程，是强烈的风刮出来的，把地打磨，怎么打磨呢，戈壁上有石

子，风刮出来后，石子就像是砂纸一样， 

王：飞沙走石，像砂轮一样。 

丁：对，像砂轮一样，把地一趟趟拢出来，原来是一个完整的高丘，风刮时寻找其中的弱点就变成一个个的沟，沟

就形成一个个实体，实体越来越小，变成景观如孔雀、龙，最后就完全消失，这就是雅丹地貌的成长过程。 

王：所以你画中的形象、山体实际上就是雅丹地貌。 

丁：都是雅丹地貌，风蚀地貌，是风刮出来的深壑。这些深壑实际上是中国大地上的伤口、强烈的创痛，就是看你

人能不能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人是把它当作景观来欣赏，像孔雀、像蛤蟆、或者像恐龙，好玩，实际上我是表现中

国人生存之艰难。 

王：除了这种自然的地貌、自然的力量吸引你之外，还有什么人文方面的原因吸引你走向西北？一方面正如你所说

的，西北黄土高原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但同时我们知道，它又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 

丁：一点不错，这就是说展示的一般美术范畴里所谓的悲剧的力量，即悲剧反而使人获得一种大美，它虽然很苦，

但人看了悲剧以后，实际上获得心灵上极大的感触，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悲剧展现出来的美不是一般的美所能取代

的。 

王：人在一种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而这种生存的质量和意义更加出色。 

丁：人超越了自然给人的艰难之后，人性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你感受到了人性伟大的力量。 

王：除了精神以外，你从艺术语言，我看你后来越来越吸收了西方当代绘画的表现手法，包括媒材。我知道你对基

弗尔很有研究，也很有心得。因为基弗尔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中承载着很深沉的精神，他的语言和他表达的内容

是匹配的，你需要表达这样一种精神就要从世界上、从古今中外各种艺术中寻找到所需要的艺术语言，从这个角

度，你对西方当代有精神含量的艺术特别感兴趣。 

丁：是的，特别感兴趣。通过我的研究，基弗尔运用的绘画语言、材料有根基的，不是为材料而材料，不是为语言

而语言。 

王：实际上你的艺术的产生也和这个时代有关系，如果你是生活在明朝的人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你的艺术也恰恰

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和我们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或者世界文化对中国文化更深的影响，和这个时代背景有关

系。 

丁：有关系。所以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你我在内，最大的幸运就是看到了世界。我们的祖

先、古人从来没有做到的。真正到过国外的像法显和玄奘等人可能看到过中国以外的自然景物或某种思想，但没有

像我们这样看到全部的世界，看到全部人类的历史，他们的思想还是相对局限的。看到了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王：没有看到世界，还奢谈什么世界主义，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很丰富。 

丁：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过很多年以后留下的可能不是艺术而是思想，最有价值的是思想。 

 

    丁方简历 

丁方  1956年出生，1982年和1986年先后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和美术系油画专业，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

学位。1986年留校任教，1988年至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编辑。作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重要代表画家参加了1989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1999年被聘为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教授，2000年至今任该校美术

研究院教授，油画教研室主任。大量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和其他国内外机构个人收藏。出版个人画集九部。 

 



 

《大地之歌》系列作品简介 

丁方是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最重要的代表画家之一，与绝大多数注重艺术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的画家不同，他从

一开始就将信仰的表达和灵魂的追问作为自己绘画创作的首要目的。他的《大地之歌》系列作品以中国西北黄土高

原雅丹地貌风景为原型，描绘出一种极富象征色彩和精神寓意的大地形象。裸露的高丘，陡峭的深壑，整个景色荒

凉、雄浑而又挺拔。这是一种人格化的风景，画中的高丘有如西北壮汉厚实的脊梁，它不仅具有肉体的色彩，还显

示出肌腱的形态，那是苦难而又不屈的生命，我们能听到他沉重的喘息。在拟人化的自然景色之外，画家还给画面

添加了城堡和楼房等人文风景。赋予自然风景以深邃的精神力量，让大地成为灵魂的道场，使得丁方的这类作品具

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 

在《山魂与人灵》一文中丁方写道：“自古以来，大地上的人们经历了各种生存的苦难，但他们从未背弃故土。我

从他们整体生存中体会到了人类对大地的感激与眷恋之情，体会到了人们在忍受生存中富士所体现出的伟大。因为

正是在这高度的忍耐力之中，我看到了一颗比苦难要坚强得多的灵魂。” 

丁方以其强烈的宗教情怀填补了中国当代艺术精神王国的真空。（王端廷） 

注：本访谈应《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60年访谈录1949—2009》课题组约请完成，却因丁方艺术创作及其观念的

宗教指向未被该书采用发表。 

编辑：郑荔

 

 

 

 >> 相关文章  

 

■ 警示生命 ■ 可喜的历史进步

■ 我希望对神性缺失的中国土地进行精神的提升 ■ 风景这边独好

■ 非常状态 ■ 人道主义就是一张脸

■ 人道主义就是一张脸 ■ 我的艺术本质上是极其孤独的

■ 超民族主义：中国当代艺术新思潮 ■ 有位置，是配角

■ 欧洲古典艺术的盛宴 ■ 超前卫 ：火与冰的统一体

■ 一朵花的中西文化视角 ■ 有的何止是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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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新闻

杜尚的“挪用”与文化诗学

陆俨少的绘画

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

警惕：无边的现代性

论水墨艺术领域内的社会学转型

超民族主义：中国当代艺术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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